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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索地球奥秘，做新时代有为青年
作者：朱吉昌
99年前，有一批热血青年冒着巨大风险，打破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思想禁酷，将德先生和赛先生引进了中国，提出了“爱国、进步、民主、科学”的号召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奋发图强，报效国家，终于洗刷了中国近百年的屈辱，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科技事业蓬勃发展，在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大背景下，几十年就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，科学上也获得了诸如“两弹一星”、“人工合成牛胰岛素”等举世瞩目的成就。
科技工作者非常注重团队科研攻关，集中力量攻关最核心的科技问题，这些重大科技成果既离不开像钱学森、邓稼先这样的领军科学家，也离不开那些兢兢业业奋斗在一线的普通科学家。人民的知识分子心里所想的不是自己学术上的荣誉，而考虑的是人民的幸福，国家的强大，甚至为此可以更换自己所擅长的领域，去一个全新的领域做最初的探索，钱伟长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40年前，伴随着改革的浪潮，全国科技大会顺利召开，郭沫若在闭幕式上的发言稿正式提出了科学的春天，让很多的知识分子备受鼓舞。如今，科技发展仍然是第一生产力，而且中国的产业转型对科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这是一个需要中国科技工作者建功立业的新时代，这是一个需要中国科技工作者弯道超车实现领跑的新时代，这是一个不仅要良好的科研环境还需要结出丰硕果实的新时代。
时代对我们年轻一代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。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地质科研工作者，奋战在探索地球演化规律的第一线。
地质学的研究经历了几次重大的革命，莱伊尔的《地质学原理》是地质学的第一部科学著作，把“将今论古”的思想正式提出。在漫长的研究历史中科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的假说，例如“水成论与火成论”、“海底扩张”、“大陆漂移”、“槽台”、“板块构造”等学说，它们都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。现在国际科学前沿仍然在关注板块构造学说，它的研究热度并不冷于地球系统科学。板块构造学术统治学术界已经50多年的历史，它目前仍然很难解释陆内造山这一地质现象，板块构造这一概念需要进一步发展。
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牵头的“华北克拉通破坏”这一重大研究计划花费了10年的时间，向人们阐释了古老稳定的克拉通却在中生代遭受了破坏，不仅表现在岩石圈的减薄，也表现在岩石圈物理化学属性的改变，论证了华北克拉通破坏的动力学机制，是对板块构造学说的发展，对于完善大陆形成演化具有重要意义。但是，这一研究计划仍然没有解决陆内为什么造山的问题，这就需要向华北克拉通这一地区破坏峰期之前侏罗纪寻求答案。也就是说克拉通破坏前发生了什么。而这一地区这一时代的研究，中国科学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早在90年前，我们的老一辈科学家翁文灏先生就在泛太平洋会议上首次提出了“燕山运动”这一概念。燕山运动不仅是中国的，也是东亚的甚至是世界的。
从我自身来说，研究这一问题，让我充满了强烈的使命感，研究中国的问题让它具有世界意义。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重新起航的，是站在科学前沿的。因此，无论是野外工作的饥寒交迫，酷暑难挨，还是熬夜做实验、读文献，都能够坦然轻松面对。
同时，国内宽松的科研环境和充足的科研经费，以及得到很多同行者的帮助，让我能够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。在科研工作中，也常听到去过外国学习工作的同行说，有些国家的科技工作者的因科研经费的欠缺，以至于很难放开手脚去做工作。反思自己所处的如此好的科研环境，是因为我们有了如此强大的国家，是因为我们有在百年之中那些为了中华民族摆脱屈辱，让人民当家作主，让人民生活富裕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的前辈。
我想在当我们说“厉害了我的国”的时候，不仅要感谢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的贡献，同时也要想着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，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，干出不平凡的业绩。新时代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，哪怕我不是佼佼者，领军人才，仍然要勇敢的突破自我，挑战世界科技前沿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，无愧于时代，无愧于老一辈的殷殷期盼。
[bookmark: _GoBack]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“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，来不得半点虚假，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。同时，科学也需要创造，需要幻想，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，才能发展科学”。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，既要严谨扎实，也要异想天开，一句话，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。与我而言，在新时代，要做探索地球奥秘的有为青年。
